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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东渡求学日本

棉湖苦战与惠州攻坚

血战龙潭享誉军中

坐镇南昌，三次“剿共”

《何梅协定》出笼前后

“西安事变”一场双簧

抗日声中后院操刀

蒋家王朝的殉葬人

何应钦

何应钦，字 年生于敬之，

贵州兴义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黄

埔军校总教官，陆军一级上将。历

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第四战区司

令长官，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中

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行

政院院长等要职。

在黄埔系中，有蒋、何并称，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年病逝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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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东渡求学日本

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以与日

本女孩谈恋爱为时髦，何应钦算是其中最

“本份”的。

年秋，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就读刚进入第二学期的何应

钦，得知陆军部要在清河一中、南京四中和武昌三中的该期学生

中考选留日学生的消息后，一连几天睡不安稳。这样好的机会，是

当时进了军事学校的学生梦寐以求的。

还在贵州陆军小学时，何应钦受教官们影响，对日本军事力

量和武士道精神产生崇拜，加上他从历史课本中了解到日本在甲

午战争中打败过“天朝”，在日俄战争中又打败过俄国，于是就萌

生了要学军事，就得到日本的想法。现在机会来了，岂能错过？但

在陆军中学才学了一个学期，日语学习也刚刚开始，考试能否合

格，何应钦心中确实没有把握。尽管上一个学期考试的成绩，他

在班上名列前茅，然而因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养成的那种自谦与自

卑仍使他缺乏自信。没想到这届考选，何应钦竟“以第一名应

选”，同时被选中的还有谷正化、李毓华、朱绍良等 人。不久，

这批拖着长辫子的清朝留学生就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扶桑之国。

按照惯例，何应钦他们必须先人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陆军

预备学校 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军事基础课，三年之后考试及

格方能毕业，再到军队经过一年的“士官候补生”的实习，才能

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何应钦之前一届，当时名叫“蒋志

清”的蒋介石已就读于振武学校。蒋在浙江籍的同盟会员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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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算得上是个谈论革命的积极分子。“蒋志清”对并不引人注目、

又不善交际的何应钦仅只有一般的交往。这种上下期的同学关系，

却成为十多年后何蒋关系的契机。

何应钦进到振武学校以后，日本军事学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

近于严酷的训练及营务管理，虽然远比清朝的军事学校更甚，但

何应钦却觉得应该如此，毫无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对于一般中国留学生感到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的衣、食、住、行

方面的问题，何应钦除因语言障碍感到不便外，都可以随遇而安。

当然，也有使何应钦愤懑不平、压抑身心的事情，那就是日本人

对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所发的“豚尾之讪笑”。时间稍长，他

也就从“优胜劣败”、胜荣败辱以及各方面的自我调适中得到解脱，

潜心于学习和训练之中。

如果说何应钦到日本一段时间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什么变

化的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幼就从家教中习染的对神佛的

迷信、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中，深切地感觉到中日之间“车同轨、书

同文”的亲近。他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印度的佛教，我国的

儒学，从来是构成东方道德的两大骨干，但能完全保存这两者的，

却是日本”。对日本的“王道文化”有了初步的认同。二是自入贵

州陆军小学就铭刻在心的“忠君爱国为本原”“，振尚武之精神”的

信条，在日本教官、军人对天皇的愚忠和武士道的精神影响下，进

一步加强。作为军人，绝对服从命令；作为国民，绝对忠于君主，

这两者必须统一，有了切实的范例。

但是，随着何应钦与中国留学生接触面的扩大，他的忠君与

爱国之间产生了矛盾。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反

清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

对“天朝”和大清皇上的不敬，这曾经使何应钦惶惑。不久，他

也卷入了留日学生中这股反清革命的漩流，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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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所矢志效忠的清王，原来竟是使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祸根，有

了一种挨打受欺者对冤头债主的那种不满。

在何应钦未至日本之前，在日本留学或因从事反清而流亡日

本的贵州籍人士，有的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有的则加入了梁

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里还成立了贵州分会，由贵

阳人平刚任分会长，于德坤为评议部议员。 年，从大冢文学

院考入日本中央大学的兴义景屯人王伯群（字文选，王文华之

兄）和另一位兴义同乡保衡，都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贵州

分会对来自贵州的何应钦、谷正伦等多方关切，向他们宣传同盟

会的宗旨。当时，“黔游学日众，同志（指同盟会员）且达数十百

人矣”。正是在辛亥革命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反清革命浪潮的推动

下，何应钦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一心专注于学业，在革命活动方

面并没什么足以引为日后夸耀的表现。

年 月 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闻风响应。在日本

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同盟会员，纷纷辍学归国，参加革

命。在振武学校读书，或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甚至已升入日本陆

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同盟会总部的号召，有人不

待请假，就冒着当“逃兵”将被通缉或擅自离校而被开除的风险，

争先恐后回国。

平素成绩优异、遵章守纪而受到校方青睐的何应钦，并没有

采取擅自离校的办法，而是与一批同学一起，向日本政府多方交

涉，得到准假后才着手打点行装的。但当时留日官费生的经济待

遇并不宽裕，同盟会总部多方筹措，但资助给何应钦等人的回国

经费，连购买统舱的船票都不够，致使何应钦等人归国的行程迟

滞下来。最后，亏得平常就支持同盟会活动的久原房之助先生慷

慨解囊，捐赠 万日元，才使何应钦等回到祖国。

何应钦回国后，便在振武学校的老学长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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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他模仿日本军事教育方式，军官以战斗

教练为主，士兵则以提高射击技术技能和战斗动作为主，全师各

营连争相仿效。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筹组沪军，以高何应钦一

班、与蒋介石同学的黄郛为参谋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蒋介石为

该师第五团团长。何应钦虽不在蒋介石的团里，但却是在同一个

，旋升营长。这是何应钦师的第三团先任连长 与蒋介石同事关系

的起点。

月年 日，何应钦的母亲病逝。噩耗辗转传到何应

钦那里时，已将近旬日。他匆匆请假奔丧，只得到慈母坟上恸哭，

并为不得报答慈母养育之恩而抱恨终身。在家小住之后，又匆匆

赶回南京任职。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企图以武力消灭反

对他 国民党。 年独裁统治的 月，孙中山决定兴师讨袁，发

动了二次革命。黄兴在江苏领导武装讨袁，何应钦出任江苏陆军

第七师第一旅三团步兵营长，参加了二次革命。由于国民党人本

身的软弱，无法抗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先后宣布独

立的江西、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重庆等省区

和城市的讨袁军 月纷纷失败。 日，张勋攻陷革命党人当时的大

本营南京，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导人逃亡

日本。在讨袁军云流星散之后，许多中途辍学归国的留学生又返

回日本，继续学业。何应钦于 年 月重回振武学校。

从加入同盟会到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是何应钦由效忠

清王朝向反对清王朝、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重大进步。正如他效

忠清王朝时是真诚的一样，他的爱国、反清和追求资产阶级民主

也是真诚的。在赴日本之前，尽管何应钦周围也或明或暗充满了

革命气氛，但他似乎没有受到感染，未曾流露过对清政府的不满。

留学日本，是他由正常运行的旧轨道转入尚不自觉的新轨道的开



第 6 页

始。这种转变，有他爱国的一定思想基础，但主要的却是时代潮

流的裹挟而促成。

何应钦等人回到振武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当局就宣布他们这

批学生结业。于是，他与云南大理人王绳祖和陈鸿庆等 人被分

配到日本宇都宫步五十九联队实习。在日本军队中，长官对自己

士兵动辄打骂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前来实习的中国学生更是有意

挑剔和处罚。何应钦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偶尔私下发发牢骚。当

然，如果你能表现绝对的服从和完成任务出色，也会受到长官的

嘉奖。何应钦除执勤外，还能帮勤务兵、马夫干一些杂活，深得

日军小队长的好评，也受到士兵们的爱戴，由上等兵升为下士。

在入伍实习期间，一切生活行动，何应钦都尽力使自己完全

像一个日本士兵。训练中，尤其注重术科，因而所有士兵与班长

在平时、战时一切可能的遭遇及动作，他都必须完全了解并熟悉。

这对他今后以日本的方式从事军事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种

十分艰苦的实习未及一年，便告结束。何应钦升入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第 期步科。在士官学校与何应钦同期、其后又相继进入黔

军的有步科的王绳祖、炮科的江苏武进人朱绍良、直隶顺天的张

春圃及贵州同乡学炮科的谷正伦和学工科的李毓华等五人。何应

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所受的教育，每周除两次野外、马术及劈刺等

术科外，均以学校教育为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只属中级军校，但却为日本军国主义制

造了许多战争狂人和优秀的指挥人才。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中的罪魁祸首如东条英机、土肥原、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冈

村宁次、 俊六、田中义一、白川义则、松井石根、本庄繁、南次

郎、荒木贞夫等，全是日本士官学校所训练出来的。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毕业于士官学校 期的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时期与何

应钦有过戏剧般的相逢，彼此都对对方怀有敬佩与好感，是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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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冤家对头。

在日本士官学校，何应钦算得上最标准的“不会谈恋爱的留

学生”。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了学好日语，想方设法要结交一

个日本朋友。有些中国留学生被日本姑娘典型的东方美和温柔顺

从的待人方式所迷惑，与她们谈起了恋爱。其中，还有个别浪荡

子不堪远在异邦的孤寂，常在星期日或夜间去那些被何应钦称作

“不干不净”的地方，与“不干不净”的日本女人厮混。何应钦在

日本留学时间前后四年有余，论他的军人气派和士官生的身份，是

颇能吸引女性的。但他从未结交过一位日本女朋友，他的星期日

和闲暇时间，不是去从事打球、骑马和跑、跳之类的体育活动，便

是在看戏当中消磨。他的这种洁身自好和学业至上的精神，连冈

村宁次日后得知，都感到惊讶。据何应钦自己回忆说：“在我们留

学的时候，学校方面管得很严，若与女人讲恋爱，被别人家报到

学校，那就不得了。我既决心到日本深造，如因女人失足，就糟

糕了。”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何应钦读士官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国内护国战争进行

之际。

月，何应钦即将在士官年 学校毕业，而护国战争鹿死

谁手尚未最后分晓。贵州都督刘显世和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对黔

军军事指挥人才的渴求更感急迫。

年晚秋的一天，何应钦等六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戎

装耀眼，精神抖擞，走进了贵州督军兼省长公署，翻开了他们各

自历史的新的一页。

何应钦盲目地被人推上了从军之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如

今怀抱远大目标，登上了日后统兵为将的第一道台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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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湖苦战与惠州攻坚

何应钦棉湖一战成名，蒋介石从此对

他另眼相待

当何应钦在黔军内讧中被逐，又在昆明遇刺，辗转到达上海，

寓居内兄王伯群处继续调养枪伤的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他所不

知道的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年 月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也以个人身份参加大会。大

会所通过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中，提出了反帝反封

建的主张，确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

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广东成

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黄埔军校的创建，便是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鉴于没有革命军，便不能进行革命

的惨痛教训，早在 年，孙中山就作出了关于开办军官学校的

决策，并于 月间派蒋介石等人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名义，

赴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为组建新

型的革命军作准备。

何应钦在上海期间，见到了即将赴苏联考察的蒋介石，知道

了孙中山即将在广州创办新式革命军校的消息。这对失意彷徨的

何应钦提供了重新振作的希望。因王伯群曾担任过孙中山护法军

政府的交通部长、大总统府参议，何应钦便经其介绍，于 年

秋，首次到广州晋谒孙中山。



第 9 页

蒋介石正式受命筹办黄埔军校，亟欲罗致一批志同道合的日

本士官同学，负责军校训练工作。蒋早闻何应钦在贵州主持讲武

学校，颇著成效，且何已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加以

王柏龄的极力保荐，蒋介石便电邀何应钦南下。

月 日，何应钦赶到广州，在南提筹备处见到蒋介石，故知

加新伙伴相见，“畅谈甚欢”。当天，何应钦就迫不及待地到长洲

岛去看未来军校的校址。

年 月，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

令部参谋长。 月 日，从各省秘密奔赴广州的第一期学生进校，

编为一、二、三队，嗣又将备取的学生编为第四 人。队，总数为

这是从数千名应试者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从而保证了军校学生

的政治军事素质。

月 日，何应钦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总教官。同日，廖仲恺

被特派为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并派定了军校的各部主要负

责人。当时所任命的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周恩来；

教练部主任是李济深，副主任是邓演达；教授部主任是王柏龄，副

主任是叶剑英；总队长沈应时。在教官中，有日后成为何应钦亲

信的顾祝同、钱大钧、刘峙等人。孙中山则是军校的总理。在军

校的领导班子中，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月 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天清气

爽，珠江上面陡然热闹起来。从广州出发的小火轮、小汽艇、小

木船等纷纷向黄埔军校驶来。蒋介石、廖仲恺率领着何应钦等一

班军校负责人和军乐队，在校门口恭迎孙中山等人。军校大门的

上端装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有“升官发财请往他

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前

来参加开学典礼的，除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外，还有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等，有外交总长伍朝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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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营军政总长程潜、粤闵、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

部委员孙科、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及全体苏联顾问，可谓极

一时之盛。

在孙中山的整个演讲中，何应钦屏息聆听，兴奋、激动异常。

但他真正理解并真正赞成孙中山的这篇演说没有呢？也许如在场

的切列潘诺夫所说：“未必！”身为总教官而与他手下的官佐、学

生站在台下的何应钦，有如木桩，一动也不动。他无论对汪精卫

指手画脚、拿腔拿调的讲话和胡汉民枯燥无味的、使听者昏昏欲

睡的说教，还是对廖仲恺饶有风趣的演讲，都洗耳恭听，全神贯

注，毫无一丝倦怠。这在所有教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也给蒋介石

极深刻的印象。

下午 时，在大操场举行阅兵式，由何应钦任阅兵指挥官。

为了这一天 日，第一的阅兵，何应钦花了不少心血。 月

期学生预备教育期满， 何应钦便进行了一次预演。这次的徒手检

阅，说实话，所有学生都充溢着革命的活力。但惯于讲究形式、排

场，特别要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和校长威严的蒋介石，并不满意，

他在讲评时说：’全体学生之精神尚感不足，缺乏勇猛威严之动作。

嗣后须加倍努力，务使学生之精神振作，人人有吞敌之气慨。该

军队教育不仅注意技艺之精巧，尤重精神之活泼，始能在战场以

寡克众。”蒋介石这话，与其说是针对学生，不如说是敲打何应钦。

果然，事后，何应钦对训练中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莫不遵循教

范，严格要求。所以，开学典礼后的阅兵式，声势空前。 名身

着崭新苏式黄军装的学生，分作 队，由各队队长、副队长引领，

在何应钦的统一号令下，正步通过检阅台，英姿飒爽，步伐整齐。

紧跟着又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和训练表演。长达两个小时的阅兵表

演，使在场的粤、湘、滇等各军阀之侧目，深深佩服。

年 月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革命政权并不巩固，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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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潮州、汕头一带为基地的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

瑞的军事 万之众，亟谋进攻广州，摧毁援助，纠合同类，号称

革命政权。

年 日，黄埔军校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阅兵场上月

表达了全体黄埔学生军的一幅白布黑字的标语：“杀陈炯明 心

意。

月 日，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乘军舰向虎门集结。次日，黄

埔学生军三千余人和粤军的第十六独立步兵团组成的南路军，由

蒋介石指挥，在虎门和太平集结完毕。当时，担任东征军总顾问

的是苏联的加伦将军，担任何应钦教导第一团军事顾问的是切列

炮潘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 兵别夏斯特洛夫和骑兵尼库林。

攻克淡水城后，黄埔学生军在其他东征军配合下，向汕头进

军。在共产党人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积极配合下，海丰、潮

州、汕头先后被东征军攻克。

在向汕头进军时，何应钦曾意外地遇险，靠苏联顾问和官兵

的果断、奋勇而获胜。

月 日，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在经稔山到海丰的途中，侦

察部队在莲塘村北的高地与敌军遭遇。何应钦立即指挥全团展开

战斗队形。不一会，另一大股敌人向左迂回，想侧击第一团。教

导第二团在一团右侧也与敌交战。当时，站在高地上指挥作战的

何应钦和切列潘诺夫，凭肉眼就可看清山下打着各自旗帜的敌我

部队的调动、出击情况，但第一团却似乎未明白何应钦下达的是

积极进攻，而不是就地应战的命令，趴在原地阻击敌人。而第二

团更糟，他们不顾何应钦的第一团正受敌军正面攻击，又有被另

一股敌人侧击的危险，竟按照蒋介石背着加伦将军所下达的命令：

击退敌人进攻后即静静地驻守原地。

切列潘诺夫眼看第一团有被正面和左侧的敌人夹击的危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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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向何应钦建议说：“应该给第二团作个样子，让 同他们向前冲

时，他又对助手尼库林说：“你来打机枪，用火力掩护，我带一个

连冲锋。”切列潘诺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用手势加他的“中国

话”又喊又叫，终于使周围的士兵明白了，团部所下达的是冲锋

命令，而不是打阵地战。于是，第一团的士兵们像一堵墙似地向

前猛扑，这气势，使敌人不战而退。于是，切列潘诺夫成了这次

遭遇战的直接指挥官。他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何应钦将军

对我道歉很久，说他因为胸口疼，没能和我一起去进攻。”不过，

在此之前何应钦确实向各营下达了主动出击的命令，只是由于学

生军临战经验不足，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命令。

陈炯明为了挽回败局，便乘黄埔学生军深入潮、汕，兵力分

散，形势孤弱，正拟回师广州之际，一面固守惠州，一面由五华、

兴宁进出河婆、棉湖、鲤湖等地，南下截断黄埔学生军的后路，企

图一举包围全歼，因而发生了第一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 棉湖

之战。

棉湖是潮州普宁县西侧的一个小镇。普宁以东，多属平原地

区，棉湖以西及以北，为重山峻岭。潮、油一带，前临大海，后

阻高山，交通四达，进不能攻，退无可守，被广东人视为用兵的

绝地。敌军由棉湖向东作战，系由山地向平原，进展迅速；而黄

埔学生军欲迎击敌人，向棉湖方面作战，系由平原向山地仰攻，进

展迟缓，且后方交通已被陈炯明切断，能进不能退。

何应钦的第 月 日西进，一团于 日夜抵达棉湖。因敌情

不明， 日清晨，第一团搜索前进。途中虽与小股敌人交火，但

未见敌主力。向当地居民打听，有说敌人有一万余的，有说两三

万的，有说前面所有山地树林中，早已布满敌人⋯⋯何应钦手上

的地图，几乎无用，只好凭目力所及，推断敌情。当时，第一团

除三个步兵营外，加上团部学兵连、机关枪连、炮兵连、卫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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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兵 人左右。而据原先所获情报，棉湖方面之敌，是员约

陈炯明手下骁勇善战而著名的黄业兴、黄任寰、王定华三人为统

率的 余人，事实上，敌人是一万多，又是以逸待劳。

时间不允许何应钦犹豫和等待蒋介石下达命令，他集合全团，

以蒋鼎文第一营攻击前进，刘峙第二营为预备队，第三营袭敌侧

翼，策应主力作战。第一营前进不久便与敌人接火，很快被敌包

围。二营初以连为单位增援，不待与一营连接，又被敌人包围。原

拟从侧翼包围敌人的第三营，因敌人兵力过大，反攻战线又宽，一

投人战斗，不仅形不成对与一、二营作战之敌的包围，自己也被

敌人分兵迂回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各营、连，有的甚至是一

排、一班，都只能独立地与十倍、数十倍于己之敌拼死作战，并

两次打败了敌人向团部所在高地的包抄进攻。

何应钦在团指挥所里指挥战斗，团里唯一的那门炮因炮弹打

完，约在上午 时左右变成了哑巴。何应钦、切列潘诺夫以及所

有团部的人，谁也不记得究竟吃过早饭没有。趁敌军第二次攻势

受挫之际，管后勤的副团长一个劲地催促：“吃饭 吃饭 不待

大家离开战位，敌人第三次进攻又开始了。何应钦手下只有学兵

连是唯一的后备队。他亲自督导该连，以班为单位，向敌侧翼梯

次出击，迫敌稍退，拉长了侧翼。

中午时分，钱大钧所率领的教导第二团抵达鲤湖，与第一团

相距约七八公里。而原先驻鲤湖之敌，已先期转移至 公里外的

和顺。钱大钧凭隐约的枪炮声判断，第一团正与优势之敌苦战。下

午 时左右，遂下令兼程驰援，直扑驻和顺之敌司令部。敌后方

被袭，全线混乱。

下午 时，粤军的第七旅也加入对敌的侧击。教导一团的三

营、一营乘机向前推进，并占领了团部右前方的高地，敌人开始

退却。直到这时，何应钦等才开始坐下来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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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刚端起碗，突然从团指挥所左前方的高地传来一声大炮的

轰鸣，紧接着又是一声，切列潘诺夫一把抓住何应钦的袖子，并

指着三营和第七旅曾占领的高地让他看：粤军第七旅的士兵们乱

哄哄地逃跑，教导一团三营也跟着往后跑。原来，敌人集中一个

旅的兵力发起反冲锋。三营跟着第七旅跑过连接起来的一、三营

之间的防地，出现了一个谁也无法顾及的大缺口。敌人就利用这

一空隙，迅速攻到教导一团指挥所前。何应钦手里已经没有预备

队好使用了，他的两个警卫员也一死一伤。在这关键时刻，他反

而镇静下来，命团部警卫队“一面多插旗帜，以作疑兵；一面亲

自集合团部所有官员，加入火线”。在何应钦、切列潘诺夫及其助

手、副团长、参谋长警卫队及留在指挥所的卫生队、通信队人员

所组成的战斗队的正面压制下，加以一、二营向敌人腰击，终于

挫败了敌军企图打乱教导第一团指挥系统的阴谋。第一团转败为

胜。何应钦的勇气和战士们的信心从何而来？连蒋介石都承认，

“当激战高潮之际，正好来到前线劳军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他穿

着草鞋，帮忙搬运后方输送来的弹药，士气为之振奋。”各营、连

的共产党员，亦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指挥员牺牲或负伤以

后，就主动地承担起指挥任务，组织向敌出击。教导一团在被敌

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几经肉搏，加以教导二团在和顺的猛攻和

第七旅的助阵，苦战到薄暮，终于挫败了敌人的攻势。

这时候，蒋介石、加伦和廖仲恺都赶到教导第一团的指挥部，

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奖励该团 元。加伦当场解下身上的

佩剑，赠送给何应钦。全团检点人数，伤亡几达三分之一。其中

第三营，战斗开始前，官兵共 人，至此只剩下 人，营党

代表、副营长阵亡，连长三员二死一伤，排长 人人，阵亡 ，吴

斌受伤，仅剩梁华盛完好。据吴斌事后回忆：当战斗最惨烈之时，

“我团旗仍屹立在一个小高地上飘扬，团部的号兵，一阵阵不时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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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冲锋号音，我与敌胶着苦战的官兵，眼中看见团旗的飘扬，紧

张惶惑的心情，就轻松安定下来；耳里听到团长发出的冲锋号音，

大家的精神就奋发起来，向前冲去，伤者也忍着痛抬起头爬起来

大声喊杀。”

当天夜半以后，何应钦又命令部队继续向敌攻击。陈炯明所

部在教导一、二团的夜间攻势下，狼狈逃窜。

黄埔学生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后，继

日凌晨占领兴续攻克河婆、五华，于 宁县城。第一次东征除惠

州未被攻克外，基本达到预期目的。

棉湖苦战，确实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

关键性一战。黄埔学生和何应钦也因此“一战成名天下知。”

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改组各军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何

应钦的党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

余湘、粤等各军改编为 月个军。 日，蒋介石呈请任命何应

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蒋介石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为自己的禁

脔，本不愿意共产党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染指，但是，他还无法

形成遮天的气候，需要利用左派外衣，争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

问的支持，并博取了工农群众的拥护。

因此，在第一军的人事安排上，他是煞费了苦心的。正如周

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

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

左派，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

因此，何应钦当了第一师师长，党代表就可以用共产党的周

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

来推荐共产党员鲁易任党代表，蒋无论如何也不干，结果用了右

派的；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蒋才同意让鲁易任党代表。何

应钦第一师的顾问是切列潘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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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军

阀邓本殷则盘踞广东南路，与陈遥相呼应。陈、邓在英帝国主义

的支持下，纠合了东江、南路、北江和中路的势力，欲统一广东，

国民政府决定发起第二次东征。

月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日，东征军正式 分三路纵队；第一纵队长何应钦，下辖国组成，

民革命军的第一师、第二师之第四团、第三师的第七、八、九团

和第一补充团及吴铁城的独立第一师以及尚未改编的鄂军。第二

队纵队队长李济深，第三队纵队队长程潜。第二次东征以何应钦

的第一纵队为主力，目标是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拟向响水、博

罗之线前进，沿东江左岸肃清紫金、歧岭，而达兴岭、大埔一带

之敌军。

月 日，何应钦的第一纵队已进至响水、博罗之线，何则

率第一师驻达湖镇。有了前卫，蒋介石的总指挥部才由石龙向博

罗前进。第一次东征时，由于桂军刘震寰心存二心，暗与陈私通，

对惠州围而不攻。当时加伦也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花大力去攻取

惠州。第一次东征虽云胜利，但惠州未下，何应钦深引为憾，蒋

介石牵肠挂肚。因此，第二次东征发动时，何应钦和蒋介石都大

有惠州不克，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慨。

在何应钦看来，“惠州形胜天险，三面临水，一面临山，为粤

东战略要地。陈逆主力盘踞于此。⋯⋯摧破坚城，为东征制胜之

最关键。”惠州城座落在东江左岸，东江的支流西江把城分为东西

至 至米、两部分。两座城均为高 厚 米的城墙所包围。城

墙的外部和顶上一人高的城堞都是石头砌成。所有城堞上都用沙

袋构筑了射击阵地。东、西城共有 座城门，均用铁皮包裹。为

防御东征军进攻， 座城门全用圆木顶死，里面已填满柴棒、泥土

和石块。城门上耸立着了望塔。而西城则被北面的东江、东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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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南面的护城河及西面无法涉水而过的人工湖泊阻挡。真胜

过欧洲中世纪的要塞。相传自唐代以来，虽为兵家常争之地，却

未曾一破，颇有历久不衰的荣誉及诸如城墙上有电网、城垣下有

秘密通道等传奇般的杜撰。

当时据守惠州的是陈炯明手下骁勇善战、土匪出身的杨坤如

所部约 人。何应钦和蒋介石对惠州的城防底细并不了解，已

经下 月达了三路纵队围攻惠州的命令后的次日，即 日，蒋介

石还给杨坤如拍了一封电报，建议杨投向国民革命军。杨坤如看

过蒋的电报后，认为蒋对攻克惠州缺乏信心，自己凭坚固守，以

待 万李易标、陈修爵、黄任寰、洪兆麟、谢文炳等各路援军约

人到达，便可里外夹攻国民革命军。

东征军队集结惠州城下以后，担任主攻任务的何应钦率领第

一纵队的主要军官和顾问切列潘诺夫、炮兵顾问别夏斯特洛夫和

基列夫、机枪顾问帕洛、工兵工程师亚科夫列夫等一起，在没有

任何部队掩护的情况下，冒险乘快艇到惠州附近进行侦察。他们

在距城墙约 公里的地方登陆，爬上更近的一个高地，从望远

镜里观察惠州城防，确定了顺西城墙延伸的那些人工湖泊和北城

门对面的东江之间一条约二三百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强攻的主

要通道。

经过实地侦察，对这座令人生畏而又兼赞赏的要塞能否攻破，

或者是否有必要去攻克它等问题反而产生了。就连总指挥蒋介石

也举棋不定。当时，已是秋季，何应钦手下有的军官甚至说：“要

是两天之内拿不下要塞，就应当放弃它，要不人们都得感冒了。”

何应钦未尝没有畏惧、犹豫和忧虑，但他明白自己已是蒋介石的

离弦之箭，只有向前。能否攻下惠州，不仅军事政治上关系重大，

是第二次东征成败的关键，也与他今后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他

挑选最强的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强攻的先锋。第四团团长刘尧宸，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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